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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新桥往下走是水东西路，
再穿过包公巷进入水东东路，一直
走到尽头到达西门口，这一条笔直
的街道就是惠州著名的水东街。这
条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古街过去形成
惠州“一街挑两城”格局，现在又以
其独特的骑楼风格闻名于世。但很
多人不知道，这条街到了西门口顺
着往右拐，还有一段一百多米长的
街道，叫水东南路，从名字上看也是
水东街。然而，很多人似乎都把这
段路给遗忘了。

其实这段路更加亲民，也更加
热闹。这里每日人头攒动，它关乎
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水东东路转过
来，路的右边是一排档口，它不像水
东街前店后仓的大商铺，只是临街
的小档口，密密麻麻，一家挨着一
家，像杂货铺、理发铺、凉茶铺、包点
铺、照相馆等等，街尾还有一座两层
楼的公共厕所；左边街口则是一座
高大的仓库式建筑，以前是专门卖
肉的，更久远的时候是菜市场，现在
成了一家大型药品商城；菜市场边
上有一座不起眼的老宅，那是惠州
大名鼎鼎的江逢辰故居，他的诗句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
州”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菜市场
已经搬到北面临江的东江沙。东江
沙原是江边一处地名，现在却成了
连接水东南路的路名，是一条由水

东街到达西门口后往左拐的道路。
让人费解的是，不论是地理方位还
是道路走向，都应该叫水东北路，却
偏偏叫东江沙。里面的门牌更是五
花八门，有叫东江沙的，也有叫惠新
西街二巷的，还有叫沐范湖路的，一
段不长的道路名字如此混乱也是不
多见的。

说回水东南路，街口的这座仓
库式的巍峨建筑在我有记忆的时候
已耸立在这里了，如今陈旧破败。
侧面的墙上还残存着一块长方形浮
雕招牌，上面有“第二市场肉食门市
部”几个大字。虽然经过岁月的侵
蚀，字迹已漆黑斑驳，但直到今天依
然清晰可见。“第二市场”指的就是
菜市场，相对应的是桥西秀水湖的

“第一市场”。奇怪的是，桥西大市
场直到今天人们还叫它“第一市
场”，桥东却从未有人叫“第二市
场”，而是作了省略直接叫“市场”，
也许是“老二”不太好听吧。只有

“肉食门市部”独自占据街口的这座
建筑，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高
石礘。

过去惠州有一句俗语叫“惠州
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可见
当时肉食的珍贵，经营的猪肉佬也
成为宝。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水东
南路的肉食门市部建成一座高大的
建筑物，这样高大的建筑物在过去

的桥东是非常少见的。肉食门市部
不单高大，门前还有高高的五级台
阶，人需要登上台阶才能来到巨大
的卖肉案板跟前。据说这个地方从
前是民国时期的警察分局，后来还
挖出两尊石狮子，难怪前后左右一
片平坦，这块地也没有铲平，甚至
可能是刻意垒高造成一种慑人的气
势，以彰显其尊贵地位也未为可
知。总之，因了这五级台阶，这段
水东南路以往被桥东人称为“高石
礘”，“高石礘”也成为这个地方的
地名。

现在卖肉当然不再吃香。桥
东不单有多个肉菜市场，还有超
级商场以及各种肉菜门店，但在
以前，桥东卖肉主要的就是“高石
礘”这个“肉食门市部”。“高石礘”
与肉食联系在一起，名字就让人齿
颊生香，倍感亲切。路上有人问：

“你去哪里？”回答总是高亢嘹亮：
“高石礘。”闻者就会露出舒心的笑
容。以往，肉食代表着满足，代表
着幸福。

但很不幸，我的童年却在“高石
礘”经历了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带
我来到“高石礘”，猪肉档前排着长
长的队伍。母亲并不是让我来陪她
一起买肉，而是要我代替她排队，她
好抽身办理其他事情，排队需要耗

费很长时间。母亲把我带到队伍的
末端，交代我跟着排队就离开了。
我百无聊赖，随着长长的队伍缓慢
前移。渐渐地，天大亮了，街上喧嚣
起来，变得熙熙攘攘，母亲却一直不
见踪影。随着队伍前移，我开始变
得焦虑不安，不断扭头搜寻，盼望母
亲出现，但事与愿违。前面只剩下
两三个人了，我的心越揪越紧。排
队总是希望能够快一些，从来没有
像我此刻这样，反而害怕轮到自
己。但最终还是轮到了我，母亲并
没有回来。

在一条被油渍浸染成酱紫色的
案板前，一个穿着泛黄背心、手臂油
亮、身材肥胖的壮汉盯着我，也不说
话，脸上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悠闲地等着看我把戏。一个不到十
岁的小孩，身无分文，更无肉票，不
知道要买什么，也无法买什么，只能
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窘迫得无地自容。不知过
去了多久，或许仅仅是那么一两秒，
我满脸通红，万般羞涩地转身回到
队伍的末端，又一次排起了队。

太阳出来了，街面上一片金光。
母亲为什么还不出现？我浑身

燥热，胆战心惊地往前挪动。当我
再次站在肉档跟前，母亲还是不见
踪影。这次我不再犹豫，立刻惊慌
转到后面，第三次排起了队。

母亲终于回来了。
当她看到我排在队伍的倒数第

二个，气不打一处来，“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横扫过来。“一个早上还排
在最后面！？”母亲怒骂。她的左手
抓住我的左臂，右手狠命抽打我的
屁股，嘴里咬牙切齿地嚷道：“排到
你，不会一个个让给后面的人等我
回来吗？”我头脑一片混乱，除了哭
不知如何回应。

这件事之后，“高石礘”就给我
留下了阴影。我再也不想听到“高
石礘”三个字，如果需要经过这个地
方，我总是千方百计绕行。这当然
只是那时的孩子气。

童年很快就过去了，中年也像
风吹一样过去，当我现在再次来到

“高石礘”，却惊奇地发现，半个世纪
之后，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什么变
化。还是那样的街道，还是那样的
房屋，还是那样熙熙攘攘的人流，唯
一不同的是肉食门市部没有了，那
座仓库式建筑百孔千疮，显得异常
残旧；那五级台阶上堆满了各种杂
货日用品，不细看还看不出原来的
石阶，再也没有往日高高在上的气
势。街口竖着一块醒目的路牌，上
面写着水东南路。不知是否还有人
知道，这里曾经叫作“高石礘”？

〔注〕：“高石礘〔è〕”：惠州本地
话，意思是高的石头台阶。

惠州诗人张隽曾说：
“舒婷、海子的诗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记忆印痕。”他的
新诗创作开启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雪花》就是他写于1989年
的第一首新诗。八十年代
前期的朦胧诗和后期的新
生代诗给他带来的叠加影
响，我们完全可以从《当代
十名诗人诗歌今选》所选
诗作中看到。

诗人在《为生活，我们
沉默作树》中写道：“大段
大段的记忆/爬出来/又爬
回去/最终一起走进博物馆
里/……夜晚/我们用沉默/
与书本交谈/犹如一群标
本/为着不朽/把墨水当成
养料。”这种写法像极了顾
城在《昨天，像黑色的蛇》
等诗中那种意象化表达。

其《漂泊之鱼》中有对
新生代诗人于坚和朦胧诗
人梁小斌的致敬：“你于是
捡起一串锈渍斑斑的钥
匙。”在于坚《致一位诗人》
和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
丢了》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种表达。如于坚说：“你
的声音已经生锈，斑斑驳
驳落在地上，却渴望被我
拾 起 ，再 获 得 青 铜 的 光
泽。”梁小斌说：“天又开始
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
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
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捡白果的孩子》中也有这
样的诗句：“每一阵风过/
他 都 习 惯 地/望 一 下 天
空。”这又让我们想起舒婷
在《致橡树》中所写的诗
句：“每一阵风过/我们都
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
我们的言语。”

除了朦胧诗和新生代
的影响，中国现代诗人和
古代文人也在张隽诗中发
出了回响，如《紫丁香》对
戴望舒《雨巷》中一些诗句
的化用，《桃花潭》《屈原》
对李白和屈原的评价等。
有必要简单提及的是，《桃
花潭》《屈原》似乎对那种
有关屈原和李白固有想象
作出了某种解构，因而颇
有余味。

总之，不论是古代、现
代还是当代，在张隽的诗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从前辈承传而来的气质，
那就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
探问，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维
护，以及对诗性的追寻与捍
卫。这种精神气质在物欲
横流、诗性落荒而逃的时
代，尤其弥足珍贵。

张隽认为诗歌的本质
是真诚冲动和自然流动，
这中间的关键是诗人对

“自我”的探寻与发现，这
一点——发自我之真情，达
自然之流露——则构成了
其创新的前提，意思是只
要真诚地抒发了自我，就

会获得新的感悟。张隽的
诗正是如此。

这个评价也适合《当
代十名诗人诗歌今选》所
选其他几位诗人诗作。尽
管他们的诗各有特点，如
向伦友的访谈诗、崔诗杰
的抒情短章、宋福春的乡
土诗等，但他们兼擅旧体
诗和新诗写作，知道什么
是好诗，到哪里去寻找借
鉴。于是，传统、现代和
当代的那些尊崇意象化写
作的诗人诗作便得到他们
的认同。比如向古代诗作
致 敬 的 有 吴 海 涛 的《书
声》《荷 花》《抚 琴》《蒹
葭》、刘玉祥的《贾岛祠》
《以 炙 热 之 情 去 怀 念 屈
原》、俞兴的《永和桥》等；
向现代借鉴的有刘玉祥的
《归来》( 如 艾 青《归 来 的
歌》)、《读<补天>》( 如 鲁
迅历史小说《补天》)，林才
舜的《白礁石》(如艾青的

《鱼化石》)，俞兴的《这一
刻值得拥有》(如彭燕郊的

《恋歌》)，邓东炜的《三角
梅》等。邓东炜的《三角
梅》值得多说几句，它与余
光中的《乡愁》有异曲同工
之妙，诗人将“我”“故乡”
与“未知”相连，获得了深
广的意蕴；诗很短，但耐
读。此外，我们在吴海涛
的《京西怀古》《榆钱》、俞
兴的《又见长安》《台山寺》
等诗作中，还会发现他们
与舒婷 (《神女峰》)、海子
(《面 朝 大 海 ，春 暖 花 开》)
的联系。

最后谈一下如何提升
诗思的问题。《中国，我的
钥匙丢了》就当时来说当
然 是 好 诗 ，有 时 代 的 深
度；但对生活的复杂性似
乎还缺乏进一步思考。比
如说诗中的那把钥匙真能
找到吗？或者说钥匙找到
以后真的就能得到童真、
快乐和爱情吗？我看没这
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梁
小斌自己后来也对这首诗
作了反思。我们这本诗集
中有一首叫作《垂钓》的
诗，该诗告诉我们：诗人最
后没钓到鱼，而是钓到了
一首“小诗”（或者说像诗
一样的美好的东西），这当
然有诗思，也体现了作者
的追求。但问题是，这里
的“诗”到底是什么？是康
德的“人”、尼采的“超人”？
是佛陀的“佛”、老子的“圣
人”、孔子的“君子”、王阳明
的“良知”？还是叔本华的

“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
多”？或者是福科眼中被解
构的个体？面对这些问题
要想得更复杂些，得看更多
的书，做更多的尝试；切不
可被惯性所拘囿，而总是停
留在日常感受之上。如此
则可能更深刻、更特别，同
时也更能给人以启发。

【花地·西湖】

10 月 24 日晚，首部惠东渔
歌音乐剧《渔村里的故事》在惠
东县文化中心首演，演出获得巨
大成功。

演出在给渔村里九十岁的
林姆生日贺寿场景中徐徐展开，
演员们通过悠扬婉转的曲调和
精湛的表演，为观众讲述着一个
渔村里五代同堂的疍家人的故
事。演出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观
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场演出给观众极其震撼
的感受，颠覆了人们对渔歌的认
识。一直以来，人们大多认为渔
歌只是渔民在劳动中，或者婚丧
嫁娶的生活中的一种消遣和娱
乐，难以与歌剧、舞剧、戏曲相
比，大多只能是随着普通百姓走
街串巷，难登大雅之堂。《渔村里
的故事》这部渔歌剧的横空出
世，就告诉人们：“渔歌可以这样
呈现，也是阳春白雪，可以登上
大雅之堂。”

一般来说，一部好的精彩的
音乐剧，是将故事情节和表演形
式完美结合，不仅丰富了艺术形
式，更是传播了本土艺术文化，
实现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和艺
术综合性的整体艺术形式。《渔
村里的故事》正好具备这一点。
从故事情节看，其主线分明，跌
宕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故
事的发生、发展、结束自然而然；

矛盾的产生、化解合情合理。选
取给老人贺寿场景，给人一种
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在这个过
程中，将刘军代表的社会利益
和徐欢代表的个人利益的矛盾
娓娓道来。最后，通过乡史教
育和众人开导，徐欢由“想不
通”到“想通”，化解矛盾水到渠
成。

从表演形式看，《渔村里的
故事》亮眼吸睛，让人耳目一
新。它将舞蹈和现代电声光元
素完美契合，采用立体舞台，在
不断变换的电声背景下进行多
维度表演，给人强烈的视觉和
听觉的感官冲击，把人带入到
一种至高的艺术境地。这是一
场渔歌的饕餮盛宴，给人一种
全身心的美的享受。观众们在
心底里感叹：“原来渔歌还可以
这样呈现，原来渔歌还这样精
彩。”

这部渔歌剧的精彩还在于
其教育效果不同凡响。它告诫
人一定要饮水思源，懂得感恩，
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这部剧通过雷电风雨中，一
个鱼篮的命运和极富表现力的
舞蹈，给观众强化印象。同时它
还告诫人们，要想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
护海洋环境刻不容缓，要禁止刘
军之类用大拖网捕鱼的生产方

式，让海洋可持续发展。可见，
这部渔歌剧实实在在地传递着
正能量。这是一部剧立世的根
本之所在。

这部渔歌剧还透射出全体
参与成员的精彩。他们的敬业
精神和专业水平都是一流的。
编剧们从 2021 年 1 月初稿到最
终定稿，近三年内都是废寝忘
食，呕心沥血，集思广益，反复
修改；导演和全体演员日夜排
练，不辞劳苦地演绎剧本，进行
锦上添花的二次创作。这次参
演的近60名成员，没有明星，由
惠东渔歌传承人、音乐教师、惠
州歌舞剧院演职人员和本地音
乐爱好者构成。年近八旬的李
福泰团长亲力亲为，全体演职
人员认真配合，在台上全力投
入，倾情演出，将人物角色演绎
得淋漓尽致。“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精彩和
成功都是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换来的。

这次演出，也让我们看到了
惠东非遗渔歌传承的新方式。
渔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这次
演出，使《渔村里的故事》这部
原创渔歌剧充分展现了它的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期待这部
渔歌剧能够走出惠东，到各地
巡演，把惠东渔歌推向更大的
舞台。

这个金秋的周末，我租了辆自行
车，从喧闹的城市一头扎进了美丽的
红花湖，来了一场久违的骑行。

雨后的红花湖游人稀疏，花木清
幽，宛若一位刚刚出浴的少女，显得
格外羞涩而含情脉脉。一向喜欢听
音乐的我，把手机塞进背包里，尽情
享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纯真与静
谧。

远远望去，一片银色的天幕下，
缥缈的云，苍茫的山，高大的密林，
碧绿的湖水，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
图画呈现在人们面前。行进在幽静
的山林间，沐浴在醉人的秋风里，一
切都显得那样诗情画意。透过婆娑
的树影，片片云霞映衬下，巨大的红
花湖如同一块天然翡翠镶嵌在大地
上。那清澈的湖面忽而棱角分明，
透明如镜，忽而山水环抱，氤氲如
墨。那金色、银色、褐黄与墨绿时隐
时现，变幻莫测，犹如一块可以透视
过去与未来的魔镜。那时而水波不
兴的丝丝平静，让人萌生一种婴儿
般的安宁。时而微波荡漾的缕缕鱼
纹，教人生出无数美好的憧憬与向
往。时而随风翻涌的排排细浪，则
如一群嬉戏的孩童，无忧无虑，随波
荡漾。总之，她仿佛从天上抛下的
一块碧如意，宛若神话传说里飞来
的一只天鹅，或者就是大诗人苏东
坡笔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的千古绝唱，吸引万千游人
为之仰慕和陶醉其中。

穿行在这条狭长的林荫小道上，
那清新的、湿润的、散发着青涩草木
气息的空气，和着悠悠的、淡淡的、沁
人心脾的花香，让人仿佛品尝了一道
道世间少有的人间美味。山边、树
上、湖畔边，远远近近地、窸窸窣窣
地传来阵阵叽叽、啾啾、喳喳、咕咕的
鸣叫声，有的细微而短促，有的绵长
而悠远，有的清晰而高亢，犹如一曲
曲天籁之音。它们有时擅长独奏，喜
怒哀乐，如泣如诉。而有时，它们似
乎更喜欢凑热闹，来个百鸟和鸣，放
声高唱，像极了春节联欢晚会，俨然
一片欢乐的海洋。

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
上，迎面而来的各式花木，更令人
如痴如醉，应接不暇。那高大如伞
的高山榕，那挺拔如山的马尾松，
那袅娜娉婷的迎风柳，以及红的木
槿、黄的决明、粉的紫荆、白的桂
花，它们像一个个威武的战士，坚强
地守护着一方安宁；又似一个个身
怀绝技的艺人，尽情挥洒着绝世的
美艳与芬芳，把这个世界装扮得更
加美不胜收。

在骑行途中，我发现一个五六岁
的男孩不顾父母阻拦，单人单骑奋力
疾行的身影。看到几个少年志愿者
身穿橘黄色马甲，腰挎垃圾袋，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捡垃圾行动。瞧见一
群团建的青年男女，身着“绿美惠
州，人人有责”字样的红色队服，正
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骑行比赛。
还看到一位中年阿姨停下骑行的脚
步，为一只受伤的小猫悉心包扎伤
口，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自行
车篮筐里，大概从此要当一位尽职
尽责的猫妈妈啦。

很快，经过三个陡坡、九个驿站
和十八道弯，这条被称为“绿廊花漾”
的绿道被我甩在了身后。站在绿道
的尽头，轻轻抹去额头的汗珠，沐浴
着舒爽的秋风，回望身后那些依然奋
力前行的游客，依稀生出些许感慨：
也许，人生就是一场奇妙的旅行。所
有遇见，都是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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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学史的阅读
——从张隽的诗作说开去

□伍世昭

“高石礘”〔注〕 □林惠聪

渔舟唱晚 李昊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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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
李昊天 摄


